
- 187 -

收稿日期：2014-03-22

基金项目：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（JD1496）；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

究基地招标项目（JD1156）

作者简介：陈海斌（1986-），男，江西抚州人，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。

文化认同：客家族群认同的表达与实践

[文献编码]doi：10.3969/j.issn.1004-6917.2014.09.038

陈海斌

（赣南师范学院 客家研究中心，江西 赣州 341000）

摘要：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，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。族群认同是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认

同，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本质与心理基础。客家的文化认同通过客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表述，认同

作为亚文化的客家文化正是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认同，是对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。客家文

化运动，则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实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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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群认同是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，

随着客家研究由“文化—民系”向“认同—族群”范

式的转变，族群认同成为客家研究的重要范式。客

家具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，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共

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的。族群认同

通过文化要素表现出来，族群是基于共同的文化而

认同。正是由于客家的族群认同，众多的客家文化

运动才能持续开展。本文通过梳理族群与文化的相

关定义及对客家文化结构进行解构，拟从文化的表

述与实践层面来探讨客家的族群认同。

一、族群与文化认同

“族群”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界用来研究部落

与种族的一个概念，国外对族群的研究相对较为成

熟，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。笔者拟

选取几个比较有权威性的定义来对其加以解释。

根据哈佛大学N.G.格拉泽和D.P.莫尼汉的定

义，“族群是指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

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，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

这一群体具有宗教的、语言的、习俗的特征，以及

其成员或祖先所公有的体质的、民族的、地理的起

源。”[1]在这个定义中，文化和社会因素是影响族群

形成的最主要因子，甚至可以说是族群形成的决定

性因素。再如《麦克米伦人类学词典》对族群的定

义：“族群是指能自我区分或是能被与其共处或互

动的其他群体区分出来的一群人，区分的标准是语

言的、种族的、文化的……族群的概念联合了社会和

文化的标准，且族群性的研究的确集中在族群间的

互动及其认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关联过程中。”[2]这个

定义强调的是族群的社会文化属性，认为诸如语言、

种族、文化等因素才是区别族群的标准。马克思·韦

伯认为：“某个群体由于体质类型、文化的相似，或

者由于迁徙中共同的历史记忆，而对他们的世系抱

有一种主观的信念，这种信念对非亲属的社区关系

的延续相当重要，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。”[3]在韦

伯看来，文化相似或共同的历史记忆对族群的形成

起着重要作用。韦伯对族群的定义为社会人类学界

所广泛引用，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。

以上所引述的三个关于族群的定义都强调文

化在族群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因此文化才是划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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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群区隔的标准与界限。正是由于族群间文化的差

异，才形成了族群的心理分野与文化边界。挪威著名

人类学家巴斯从族群的排他性和归属性特征来界定

族群的边界，提出著名的“族群边界”理论。巴斯认

为，一个族群的边界，不是地理边界，而主要是社会

边界；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，一个群体通过强调

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[4]。

从巴斯对族群边界的论述中可以发现，族群文化才

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。

澳大利亚大学历史系梁肇庭教授受施坚雅的宏

观区域理论和人类学族群研究的启发，考察了有关

客家和操客家语的“棚民”认同的来龙去脉，开始了

对本土语的批评论证。在他看来，客家认同的内容

虽因历史条件和语境的不同而改变，客家“棚民”主

要是因自身共同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观念而产生对本

族群的认同[5]，而这恰恰表现为对族群的文化认同。

“文化认同”指特定个体或群体在文化交往或

文化碰撞中，从对方文化的历史渊源、文化特征、文

化价值和人文底蕴中找到彼此共同点或相似点，从

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亲和与凝聚[6]。文化认同是人类

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，这种共识与认可是

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，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

维准则与价值取向，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文化认同，因

此，文化认同也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[7]。文化

认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，是人类文化存在

与发展的主位因素。一个族群只有对自身的文化认

同，才能够对该族群产生认同与归属意识。

二、客家族群的文化认同              

文化认同是族群在迁徙与定居过程中基于自身

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而建立起来的，文化认同是族

群认同的核心。客家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，其主体是

中原文化，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文化观念构成客

家文化的价值基础与文化逻辑。客家在定居赣闽粤

边后经过长期与当地的畲、瑶等族接触并吸收其优

秀文化，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客家文化。客家作为一

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的族群，文化认同是其认同与

归属的最主要因素，文化成为客家人区分“我群”与

“他群”的标准，是客家族群边界的界限。 

族群共同的历史与遭遇是客家认同的基础性

要素。客家是历史上由于战乱中原汉民经过多次艰

难迁徙而形成的一个族群，共同的迁徙历史构成客

家独特的历史记忆。在迁徙与定居的过程中，客家

人又经历了与当地人争夺生存资源和空间的族群斗

争，为了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又历经了艰难的

入籍过程。清代晚期至民国初期，客家人一直处于社

会的边缘状态，广府人作为社会的主导，一直歧视、

排挤客家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客家的精英开始注重

社会话语权，通过调查、考证、史籍文献等，强调客

家为汉族正宗，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“衣冠旧族”。

罗香在1993年出版的《客家研究导论》将客家与中

原士族联系在一起，建立了客家人的文化自信心与

文化认同。客家人是中原正宗的观念，在形成和强

化客家人的文化认同上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[8]。

客家文化认同的建立，让处于社会边缘状态，

尤其是流落海外的华人，从这种观念中找到了归

宿，唤醒了沉睡的历史记忆，建立起与中华正统文化

的血缘联系。海外客家人在异国他乡仍然眷恋着祖

国，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是客家人，不会忘记自己的根

在大陆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海外客家人依然认同

中国文化，认同自己是中国人。客家人对根的追寻就

是对文化的认同，那么，海外客家人的族群认同意

识为何如此强烈？

海外客家人远离祖国，在客居地无法保持像大

陆一样整个村落的客家后裔，这些人往往分布比较

零散，无法保持有效的联系。在客家先民向海外迁

移时，由于船只的承载能力有限，一艘船搭载的通

常是不同姓氏的各姓人群，宗族被人为地分割，血

缘联系从此不在。正如汤因比对陆上与海上迁徙的

对比那样：“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

族体系的大混合，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

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，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，

而为了安全的缘故，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至异乡

建立家乡，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——这一

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缘

的男女老幼，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出发，在

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。”[9]在海外漂泊的

客家人，往往要经受各种艰难险阻，才能在异国他

乡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，在当地又无法得到同乡和

宗族的资助与扶持，这时家国意识便油然而生。海

外客家人依靠着中原汉文化的精神给养，才能艰苦

奋斗、开拓进取。正是凭借着对家国和大陆原乡文

化的眷恋，海外客家人才能不忘祖宗声，即使是十

数代之后也仍然将客家话视为自己的母语，保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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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独特的客家方言。尽管在面临寄居国文化同化的

危机，客家语被严禁时，海外客家人也要教自己的

子女学说客家话，这种对客家方言的执著反映的是

客家人对客家文化的认同。

随着客家族群的繁衍与播迁，客家人的族群意

识不断增强。客家认同意识从政治、经济层面转向

文化层面，并通过与客家同乡的交流，从文化血缘上

的族群认同上升、扩大至现代意义的民族—国家认

同[10]。尤其是近年来开展的客家公共活动，如公祭黄

河、客家祖地寻根、拜谒黄帝陵、建立客家公祠等，

都显示客家人对族群文化乃至民族—国家的认同。

三、文化结构：客家族群文化认同的表达

文化结构是文化存在的内在本体，中国文化包

含众多的子文化（或族群文化）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

身的文化结构，客家文化也一样。根据程裕祯对文

化结构的分层，文化结构可以分成物态文化层、制

度文化层、行为文化层、心态文化层[11]。程裕祯对文

化结构的划分准确地把握了文化的分层和内在结

构，具有权威性，被学术界广为认可。

首先，物态文化是指物质生产及其产品的总

和，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具体实物，如人们的衣、

食、住、行[12]。客家文化的物态文化则主要表现为客

家服饰、客家饮食、客家建筑等外在的物质实体。客

家人在经历了长途的迁徙后想念家乡的美食，如饺

子，可是定居的赣闽粤边不产面粉，于是客家人就奇

思妙想地用豆腐代替面粉，在豆腐中加入馅便成为

美味的“饺子”，这“饺子”又被称为酿豆腐。吃“饺

子”在客家地区是一种很普遍的民俗，已经成为客

家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然而，这种随处

可见的日常民俗蕴涵的却是客家人对先祖的崇敬与

对中原文化的追忆，“饺子”见证的是客家人辛酸的

迁徙历程与艰难苦涩的定居史。客家人聚居在一起

吃“饺子”，手中的“饺子”成为勾起他们共同历史

记忆的载体，由此他们想到的是先人的迁徙、拓荒，

甚至是与土著为争夺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而引起的

械斗，因此“饺子”中浸渗着客家的族群意识，是客

家族群文化的凝聚。

客家建筑是客家物态文化的典型外在表现，

客家建筑折射的是客家族群的历史与文化，是一个

族群文化播迁和发展的见证。客家先民迁居于赣闽

粤边，由于动乱的社会环境，客家先民建造了集家、

祠、堡为一体的建筑，用于防御盗贼与寇乱。客家

人将中原的建筑形式与客家地区的生态环境、自然

地理相结合，创造了独特的民居建筑，如粤东的围龙

屋、闽西的土楼、赣南的围屋等。这些民居建筑不仅

适应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特点，还是离散、流亡的人生

经历与历史记忆在文化中的积淀与呈现。围龙屋等

客家民居正是适应了客家人对人生逼仄等生存压力

的一种空间创造，是客家人生存伦理的一种文化表

述，反映出客家人的文化逻辑与价值观念[13]。民居

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，客家民居人文荟萃，每幢

高楼、每座华屋、每个村落都记载着许许多多神秘

的历史信息，都有讲不完的故事，它们是客家播迁发

展的见证，聪明才智的结晶，从那里可以了解到一

个姓氏的来龙去脉、一个宗族的发展变迁，可以看

到曾经的辉煌[14]。作为客家建筑组成部分的客家祠

堂是客家人祭祀祖先的场所，同时也是祖先灵魂的

栖息之地，承载的是客家人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的

情怀，是一个家族兴衰的见证。在祠堂里，子孙可以

看到先祖在此地的开基立业和宗族的繁衍发展，可

以看到客家民系的迁徙历程。客家人的祖先崇拜在

祠堂中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，正如刘晓春所说：“遍

布客家地区的祠堂建筑群似乎向人们昭示，他们对

祖宗的崇拜之虔诚令其他民系的人们难以望其项

背。”[15]

其次，制度文化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建立的规范

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[16]。客家的宗族制

度是客家文化在制度层面的体现，客家的宗族制度

是依据儒家的宗法模式建立起来的用以规范族人

行为的家族制度。客家宗族制度是儒家文化的变体

和映征，凝聚着客家人对传统“孝”文化的坚守。客

家地区宗族制度发达，每个宗族都修有族谱记载世

系以便统合族众。客家的宗族文化发达，林林总总

的祠堂就是见证。在客家地区还存在着同姓或异姓

联宗的现象，不同的宗族通过追认一个共同的开基

祖而确立同宗关系。据饶伟新的研究，“明末清初

以来定居在赣南的闽粤客民通过编修联宗谱、建立

联宗组织从而建构共同的宗族，这些原先毫无关系

的外来客民，通过联修宗谱和建立同宗关系，逐步

整合成具有共同祖先和以联宗谱为纽带的文化认同

群体，今日的赣南客家就是这一文化变迁和社会重

组的历史产物”[17]。不同姓氏宗族的联宗表明，对文

化的追寻超越了血缘，一姓宗族的认同可能很大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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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上是因为血脉相连，可是异姓联宗只能是基于共

同的文化。因此，从客家文化的制度层面上看，客家

的族群认同更多地表现为对共同文化的认同。

再次，行为文化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

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，它是一种社会的、集团的

行为，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[18]。客家民俗便是客家

文化中行为文化的代表，是客家文化的积淀，是客

家人思想和精神文化的结晶，是客家民系优秀文化

的展现。门榜是赣南上犹客家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

民俗文化之一，悬挂门榜已经成为上犹客家人的习

俗。门榜，即刻于客家民居正门门额上的题词，多由

四个字组成，标志着这个家族的血缘、历史和荣誉。

其内容丰富多彩，或追叙姓氏源流，或彰明祖先业

绩，或标明家风、家训，不一而足，蕴涵着丰富而深

厚的文化底蕴[19]。上犹地区的门榜主要分为四类：

姓氏源流；源于祖先的传说或史实；源于本族先人

的字号或官职；对祖先文化的推崇[20]。上犹客家的

门榜文化是上犹客家人祖先崇拜的载体，寄托着对

祖先的追念之情，许多门榜又体现出崇文重教的意

蕴。上犹的门榜文化浓缩了中原传统文化，门榜是

客家人向往中原文化的物质形态表达，是对根在中

原的追忆与眷恋。因此，门榜不仅仅是一种民俗，更

是客家族群文化认同的表达。

最后，心态文化是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

意识形态，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、审美情趣、思维

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[21]。客家心态

文化作为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的是客家族群

的文化心理、价值观念及处世态度，是客家族群人

文精神品格的折射。客家人作为中原南迁的汉民，

崇文重教，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重

要文化特质。流传于客家地区的童谣“月光光，读书

郎，骑白马，过莲塘”及“生子唔读书，不如养肥猪”

等都深切地表达了客家人对文化和对知识的追求。

客家地区的宗族普遍设有族田、学田、义田用以支

持族中子弟参加科举，部分宗族还开办有私塾、族

学等性质的宗族教育，聘请有才学之人担任教师。

耕读传家是客家人崇文重教的重要体现，晴耕雨

读，耕读寄寓的是客家人不忘儒家文化的传统，是

对优秀文化的渴望。从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中我们可

以清晰地看出客家民系的人文精神和理念。客家人

一直延续这一传统，也是海内外客家人对族群文化

认同的重要方面。

再如客家地区的民间信仰，民间信仰作为一种

精神文化积淀于客家文化中。民间信仰与族群的族

群性与文化性格是分不开的，通过民间信仰对族群

文化内核的形塑，族群的核心价值得到了认同。明

跃玲对五溪地区苗族盘瓠信仰的研究也表明，在族

群边界的互动中，为了避免族群认同的削弱而导致

被周边民族同化，他们又通过宗教仪式及生活习俗

等自我认同和归属仪式维护族群边界，从而维持着

自己的族群认同[22]。客家人通过对神灵的祭祀来寄

托自身的文化诉求和心理皈依，希望通过神灵这一

文化象征来增强客家民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客家

民间信仰使客家人通过神灵维护了自己的族群边

界，维持着对民系的文化认同。

客家文化结构是客家文化存在的内在本体，也

是客家文化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客家的族群认同

通过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来展现，因此，文化结

构中的文化要素是客家族群认同的文化表达。

四、文化运动：客家族群文化认同的实践
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客家文化运动蓬勃开展，众

多的客家文化象征被构建。如宁化石壁“客家祖

地”、“世界客都”梅州、“客家摇篮”赣州成为闽粤

赣客家各自的名片，蕴涵着各自地域独特的客家历

史与文化。与此同时，客家的文化符号也纷纷建立，

如宁化“客家公祠”、南康“百家姓祠堂”、赣县“客

家文化城”等。客家人建立这些文化象征的意义何

在呢？其实，这些文化象征的构建是客家族群认同

的表现，是族群文化认同的实践。尤其是自改革开

放以来，海外客家人回乡认亲、祭祖高潮迭起，回到

祖居地查阅族谱、追溯姓氏源流、重修祖祠和祖坟，

找寻自己的根。客家人对根的追寻其实就是族群文

化认同实践的一种形式。

亨廷顿说：“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，

人们看到，几乎在每一个地方，人们都在问：‘我们

是谁？’‘我们属于哪儿？’以及‘谁跟我们不是一伙

儿？’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

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，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是

中心问题。”[23]在那个认同危机凸显的年代，人们

失去了归属与认同，为此，重新建立对群体的归属

与认同变得极为重要。正是在这种个人角色混乱的

社会环境下，客家地区政府、学界、企业、社会共同

努力开展文化运动，大批客家社团纷纷建立，客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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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术会议不断召开，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相继开

展，客家地区的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，客家电视台、

客家影视也以多样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。世界客属

恳亲大会是客家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参会人数最多

的活动之一，在这个全世界客家人的盛会上，海外

客商投资家乡的建设，支持原乡的经济文化发展。

客家地区通过开展客家文化运动，以“经济搭台，文

化唱戏”为理念，搭建众多的交流平台，加强了与海

外客家人的联系，海外客家人的族群认同也因文化

运动的开展而不断增强。

2013年8月12日，“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

会”和“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”在“客家摇篮”赣

州召开，活动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西省政府联合举办，

邀请了一大批台湾企业家和学者参会。这无疑是一

次加强联系、促进和深化合作的极好机会。大会专

门开设“客家文化发展与客家语言保存大会”，2位

台湾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，就客家文化和客家语言

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探讨。台湾客家人积极参与到

大会中来，许多参会者甚至用客家话交流，乡情意

识浓厚。通过学术研讨会的形式，海峡两岸的客家

人增强了对客家文化的理解，更加认同客家文化。

由上述可见，客家文化运动是加强海内外客家

人联系的重要平台，对客家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具有

积极意义，对增强客家族群的文化认同具有重大作

用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客家文化运动就是客家族群

文化认同的实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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